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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
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
期从事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
战略研究。

几次约丁元竹委员而不得见，都
跟疫情反复有关。终于11月3日这天，
在厂洼中路国家行政学院东南侧的大
有书馆，见到了他本人。

非常巧，前一天的11月2日，正是
面前这位社会学者的老师费孝通先生
的诞辰日，今年是111周年。

在人类学研究者中，费孝通算是
个异数。西方人研究是研究别人的问
题，供自己民族所用。费孝通是研究自
己的人群和社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同一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当中，他也
是个异数。知识分子多喜欢撰文以同情
的口吻品评底层人民，或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仿佛底层人民是愚昧落后
的象征，阻碍了发展和前进。而费孝通
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最令我震撼的观
点之一，莫过于“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
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
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
意义上是相同的”。在他看来，所谓不
如，是环境使然，与智商无关。

综合我个人朴素的见解，费孝通
是位开宗立派的学者。跟随其后者，很
容易被前人的光芒所遮蔽，显得稍许
黯淡。然而，丁元竹对此并不在意。

在1987年冬天，还在攻读硕士的
丁元竹，跟随导师来到北京，参加费孝
通主持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课题会
议。那时改革开放刚进入第 10 个年
头，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地乡
镇企业蓬勃发展。

丁元竹记得，第一次见到费孝通
先生，就在北大西南角马路对过的畅
春园饭店。会上，他眼见到集纳了政策
部门、科学院、大学等在内的研究群体
共同研究国家层面的问题，那种学术
氛围和研究视野令丁元竹深受震撼。
会议结束后，他就下定决心报考北大
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1988 年，丁元竹如愿在费孝通指
导下学习城乡社会学。丁元竹记得，

“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途径
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新写的文章在发
表之前经常要我们研读和提建议，有
时也一起座谈，这的确是一个深入学
习和思考的过程；二是带我们出差。”

自此，丁元竹开始了一生的追随，
也开展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导师的
话总在回响并影响着丁元竹：“一个对
于民族的生存上没有价值的东西，至
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决不能在社会
中站立得很久的。”“在他看来学术研
究的价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识来推动
中国的进步’，否则它无异于游戏和玩
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生
涯的内在动力。”……

学术讲究传承，无论是研究成果
还是学术情怀，都会在岁月的累积中
逐渐厚重，直至不可撼动。而历史车轮
滚滚前行，大师不曾逝去，后来者将永
续其道。

后来者永续其道
本报记者 韩雪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日照籍学子丁
元竹顺利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
辩。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去见导师费孝
通先生。

费老问起：“你觉得昨天的答辩怎么
样？”

丁元竹回答他：“我感觉挺好的，老师
们评价都挺高的。”

“小丁啊，你太不懂社会了，人家说你
好，不是因为你确实写得好，是大家看了
我的面子。你是学习社会学的，要对社会
有深刻的认识。”

费老又说：“你现在从北大毕业要做老
师了，我送你六个字：著书、立说、立
人。在北大教书，不著书自然立不住；有
自己的著书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自然
也不能立住；写了书，有了自己的观点，做
人不行，最终要完蛋……”

30年过去了，费老已然作古，当年名
不见经传的“小丁”如今已是一位颇有声望
的教授。在社会这所大学中研学至今，丁元
竹已能深深体悟到老师当年一盆冷水的良苦
用心。而今，他不断循着老师的脚步，将自
己理解的生活寓于自己的理论逻辑中，不断
以经验丰富着理论的内涵，而且他自身也不
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知……

■ 两代政协情缘

费孝通先生与人民政协渊源颇深。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开幕式，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
参加了会议。

参会的见闻被他写入了回忆文章中：“现
在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国家，共产党能实现
什么样的民主？……当政协会一开，给了我耳
目全新的感觉。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
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
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
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
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
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满载而归，有如
获得新生。”

这位曾参加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做
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社会人类学
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学生丁元竹后来不
仅会循着自己的脚步投身社会学研究，也同
样进入了人民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丁元竹已经参加
过4次全国政协全会。身处34个界别组成
的人民政协之中，他已经能清晰感受到老师
所说的身份不同的人物聚在一起讨论大事的
力量。

有一年春节前，费孝通为了准备提案，
回到了老家江苏吴江进行调研。“我就住在
吴江松陵招待所，看到了好多人在我住处那
里等公交车。”心生好奇的费老就上前询问。

“原来，这些人是从上海来的工程师。他
们来到苏州一带的乡镇，带动当地企业开发
技术，星期六来，星期天晚上回上海，不耽
误星期一上班。”丁元竹说，当时，上海因
为电缆、日化、纺织业布局在此的缘故，培
养出了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苏南地区发
展出来的一些乡镇工业，靠的就是上海这些
技术的扩散和溢出。费孝通日后那则《小城
镇大问题》的名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和研究。

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有关
家庭教育的线上讨论中，主持人发起一个话
题——“成人与成才、幸福与成功哪个更重
要？”这一下子触发了他的记忆，费老对他说
过的那番著书立说立人之言，清晰地浮上心
头。丁元竹借助手机打字，在线讲述了博士毕
业答辩之时费老与自己的这番对话，激发起
很多委员谈起各自的感受……

这种以读书而开展的讨论活动，是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以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推出的
履职新方式。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很契合
丁元竹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研究
习惯。

在参加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协
商议政活动时，丁元竹通常先随调研组参加
有关专题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在随后的
读书活动中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又在学习导
读和交流研讨中把感性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
度去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建议。

丁元竹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工作，教研部当中有
民族宗教教研室，具体承担相关的教学和研
究任务。过去，教研部的老师们讲民族问题，
更多讲一些具体问题。政协读书活动中，政协
委员们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
度，从不同角度研讨民族问题，丁元竹再把自
己参加有关民族读书活动中的所学所知与的所学所知与教
研部的有关老师交流后发现，自己对一些问
题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了。

在参加线下读书活动中，音乐方面的专
家讲到19世纪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尤其讲

到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发展，介绍他如
何吸收西洋音乐元素，形成具有俄罗斯文化
特点的音乐。不同领域专家的见解，打开了丁
元竹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这使得丁元竹对
19世纪这个人类发展历史重要阶段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原来，
民族意识的崛起，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领
域，也表现在文化领域，也具体体现在音乐创
作上……”万事皆通此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老和学生丁元竹两
代社会学者既关注人类活动、研究人类社会，
又都在人民政协这个专门协商机构中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其情真意切，令人称道。

■“我们做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年7月底的袁家村之行，给丁元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距离西安70公里、距离咸阳40公
里，仅60多户285人的旅游村，一年收入竟
然能达到十几亿元，还能吸引5000多人到此
打工。尽管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丁元竹对这
些数字还是熟稔在心，不假思索地随口道出。

“我在村里访谈了10户，家庭年收入最
少的是五六十万元，最高的能达到五百万
元。”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
镇，2007年以来，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通过
股份制改革，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党员干
部引领，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
新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丁元竹到这里调研，带着乡村公共服务
的课题。经过4天的访谈，他看到这里的农村
新集体经济发展，不失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条可行性道路。

当地通过传统小吃弘扬传播了关中文
化，不光集纳了全国各地100多种小吃，还作
出了商业模式的设计：一条街上100多家小
吃店，不能出现同类型的两家。但同时，每家
店也不能一家人来经营。“村里将店铺盖好，
锅碗瓢盆等一应备好，你带着手艺来做。实行
的股份制也有自己的分配设计：按照市场规
模，一家店需要投资500万元，那么你最多出
资 100万元只能占到 20%的股份，剩下的
400万元，村里动员村民入股且低收入家庭
优先。这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低收入家庭既
可以参与分红，也可以参与经营过程。而商铺
分红的20%，要交给村集体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这种股份合作方式，发展成果让
全体村民共享。这真是农民的创造！”丁元竹
最后一句话，令人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对于农民儿子和教授儿子所做的评价，农
民有农民的环境，教授有教授的环境，差异性
与智商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

在袁家村，丁元竹注意到每家小店门前
都挂有一块牌匾，上面注明了原材料产地和
联系电话，有的店甚至还以诚信承诺书方式，
向顾客发起了“毒誓”：“如果羊血掺假，甘愿
祸及子孙。”“以上内容真实可靠，如若违背甘
愿后辈受穷。”……农民以这种诚信为本的朴
素价值观，质朴地维护着袁家村的品牌形象。

有人问及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得
以推广时，语调轻缓的丁元竹却罕见地变了
讲述，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

“我现在一直在怀疑我们的一种思维方
式：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一干什么事，就问这个
事能不能推广？作为地方官去造福百姓，把当
地搞好，难道不是分内之事吗？做好工作的同
时，能对他人形成启发就不错了。为什么我们
做事都想着要向全国推广呢？”

他反问的声音不大，却足以对某些固有
观念形成撼动。丁元竹是研究社会的学者，很
清楚中国差异之大。

“其实我在看这个传统村落前，在山东看
过一个城中村，当地的村民也挺富裕的，却是
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寻找两个村子的
共同点，丁元竹认为就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都是典型的能人。

“为什么不能照搬照抄成功模式？这里面
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各地条件不一样，但
都得有能人，能因地制宜地设计出符合当地
实际、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权明晰的新
集体经济。

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也说了同样的
实话：“其实我们往外输出的不是模式，是我
们的一些理念。比如怎么样共同富裕的理念、
怎么设计新集体经济的理念。而这些东西，不
是说照搬照抄就能够掌握的。”近年来，袁家
村多有模仿者，但鲜有成功者。

“我想，是不是包括我们官员、学者、媒体
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做工作到底是为了
什么？是为了输出模式？还是真正解决老百姓
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丁元竹跟着费孝通先
生做乡镇企业调研时，费老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都说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不一样，同样
是致富，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丁元竹和另外两位学者为此在江苏住
了一个多月。其间有一天，他们坐在村工厂
里跟会计正聊着天，来了一个浙江人要买
丝。付款时，浙江人打开保险箱，里面装了整
整一箱现金。

会计问：“你怎么不转账？”
“我一个个体户转什么账？”……
江浙差别，一目了然。

“不管是集体经济方式还是个体经济方
式，最终是让大家富裕起来。”举出例子的用
意，丁元竹显然不仅在于证明中国地域之广、
差别之大，他继续追问：“我们目前培训的最
基层干部是县处级。有没有可能把村干部和
居委会主任们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具有开
拓创新的能力，适应当前的乡村、社区发展？”

■ 见证质朴

丁元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费孝通先
生的著作和生平。在对其早期著作进行收集
编辑时，丁元竹发现了一位外国研究者在《费
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中提到费孝通在
英国论文答辩后，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启程
回国。恰值1938年日军占领了广州，费孝通
只得借道越南进入昆明。书中所述，回国经历
颇费了一番波折。

后来在向费孝通先生求证这段经历时，
丁元竹问了一个现在看来很普遍的问题：“为
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回来？”他也得到了一
个在当时更为普遍的答案——“那时候，大家
好像学成了就应该回来，极少去想回来不回
来这个问题。”

一问一答间，让人蓦然发现，立在人类活
动背后的那幅时代巨幕，人类的悲欢离合和
国家前途命运莫不与之相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国家沉沦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探索中
国前途和命运的热忱。自此，“学以致用”的治
学态度成为184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核心
话题之一。

留下的文字远比讲过的话，更能长久地
留存和证明治学者的质朴。

费孝通在《再论社会变迁》一文中写道：
“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知道的是真正的
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
以做粮食的。若叫我选择，我是选择粮食。”

翻阅丁元竹的学术文章，也能找到承袭
自费孝通的治学观念——以知识的有用性焕
发学术的生命力。

观察社会并对其展开研究的这近30年
来，丁元竹的关注点都契合了当下的时代命
题。《机遇与挑战：WTO下中国社会发展的
若干问题》《非典事件在战略上给了我们哪些
教训》《从国际经验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
题》《“软实力”产生于文化吸引力》《志愿活动
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中国社会安全网再
造》《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循着刊发
文章著作的关键词，几乎可以捡拾起在中国
发展过程中有标志意义的诸多个点。

1991年，丁元竹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当
老师。1996年他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做研究，2008年再到国家行政学院做
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政
策咨询和政策研究，他因此对现实问题政策
问题有着较高敏感度。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坐在书斋
里，必须到实地去，看看实际情况到底什么
样？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把情况搞清楚、写出
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为党和国家决策
服务。”

他关注的当前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
议题，也是实际生活中人们必然要面对的问
题——

去年，丁元竹关注因社会关系扭曲造成
的矛盾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出版了《以交流和
沟通重构社会关系模式》一书；当下，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社会疏离，对于公共空间和社
会关系模式的改变和挑战进入了他的研究
视野；近来，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呼声，互联
网游戏产业发展背后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
会治理机制应当如何完善，他也几次撰文发
声……

社会学者当如何治学？
丁元竹的回答同样质朴：“社会学者不仅

要紧跟时代，更要回应时代之问，用知识对民
族生存发展产生一些价值，以推动社会的进
步。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离不开个人在其
间著书、立说、立人的努力。”

丁元竹：选择“粮食”
本报记者 韩雪


